


纂布老虎丛书

    这是一个发生在秘密花园别墅里的故事。神

秘女人乔大红在外界以作家身份出现，事实上

她是一个住在红楼里的地下集团的女头目，她

指挥着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为她做事。在爱欲

的追求中，乔大红逐渐失去自我。在金钱的纠

缠里，她变得越来越敏感脆弱。小说以一种夸

张、戏谑的方式，表现了人生和文坛的荒诞与

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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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夜里，我接到一通神秘电话，有个声音微哑的女人

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我在回忆这声音在什么地方听

到过，就在我走神儿的一刹那，电话没缘由地断了。

    很长时间以后，我已经把那个微哑的女人声音给忘了。

有一天我与朋友在酒吧聚会，有个女人朝我走过来，像是与

我很熟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我忽然记起那种

我曾经在电话里听到过的声音，当我扭过脸来与她说话的时

候，我发现与我交谈的已是另一个女人了。

    这使我心生恐惧，整晚坐立不安。

    后来我又在几个不同场合遇到她，这个像幻影一般跟着

我的女人到底是谁?我曾经按照地图上的指引两次去双峰园

寻找一座红楼，结果两次都是一样的:我完全迷失了方向。

    双峰园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它使我想到女人的

乳房和它美丽的形状。有一天，我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

不知为何突然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我打开手电趴在地

上继续寻找，那束白亮的强光为我打开一条神秘通道，我听



到耳边呼呼作响的风声，我快速抵达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与我梦中反复出现过的那个鬼魅般的女人再次相遇。

    那个名叫乔大红的女人与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阿丁是
一个，老庄又是另一个，可我一次也没正式地见到过她本

人。在许多场合都有她的名字出现，但是我敢肯定，我看到

的完全不是同一个女人。

    在一些聚会上，时常有一些陌生人的面孔出现，他们在

跳舞，在用一些古怪的声音朗诵他们的诗歌，真实总是隐在

事物表面的背后，而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虚假的影子。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接电话，我怕那些影子会开口说

话。她们一律声音微哑，歇斯底里的笑声像刮风一样从远处

传来，我躲在厚重的窗帘后面，我知道一旦掀开窗帘的一角

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虎 皮 座 椅

    乔大红坐在那张虎皮座椅上，双腿微叉，眼睛似睁非

睁，看着屋里的一切。
    墙面的红色显出强烈的血腥，但却是一种纯正的中国

红，仿佛中国宫殿的一个缩影。宫灯是长穗方角的那种，是

对传统宫灯的一种改良，里面的灯泡很亮，也不是蜡烛形
状。

    乔大红的虎皮座椅坐北朝南，有点像皇帝召见大臣的阵

势。从她的角度往下看，两排古色古香的座椅分左右两边对

峙而立。虽然此刻屋里空无一人，乔大红却看见暗中隐藏着
许多双目光交错的眼睛，那些眼睛所射出来的光在空气中丁

当相撞发出一阵阵金属般的脆响，让乔大红觉得很刺激，也

很兴奋。

    关于乔大红的长相，许多认识她的人说法都是不一致

的，有的说她眼睛长得很美，看起人来迷离恍惚，只要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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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过一次的男子，就像被雷电击过一样，会留下终身不可

磨灭的印迹。

    另一种说法则相反，说乔大红除身材好以外别的地方长

得很一般，眼睛尤为难看，是两条又小又眯缝的细长的线。

乔大红知道外面对她的传说很多，有的说她是个女妖，有的

说她疯狂变态，最恶毒的一种说法说她是个麻脸女人，每天

用化妆术来掩盖事实真相。乔大红一开始火冒三丈，想查出

这谣言到底是谁造的，但查来查去查到正和她打得火热的阿

丁头上来，乔大红想想只好作罢。

    阿丁是个身材修长写唯美文章活在上个世纪的文学青

年，他身体赢弱，情感细腻缠绵，正好和铁腕人物乔大红配

成一对。阿丁有着一身比女人还要白的仿佛用漂白粉漂过的

皮肤，手指修长得令人想到任何一种尖利的可以深深地探究
到事物内部去的武器。

    乔大红记得她第一次在某个聚会上看到那双手的时候莫

名其妙就有些心慌。那时的乔大红还不像现在这样有钱，但

跟这帮混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比起来她也应该算是个有头有

脸的人物了。她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名片上印有五花八门

的头衔，是个谁也搞不清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生意人。

    当时他们聚集在一家路边的民房改成的餐馆里，餐馆的

正厅里已经挤满了喝得红头涨脸的人，他们去晚了只好被面

无表情的服务员安排在饭馆门口临街的一间临时接出来的四

面透风的塑料棚子里。

    乔大红记得当时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极薄的塑胶的墙壁

被风顶得砰砰直响，镶嵌在塑胶墙壁上的玻璃发出嘎吱嘎吱



的刺人神经的怪响，整个房子好像一个脆生生的、经不起任

何扭曲变形却又不得不迫于外力东摇西晃苦苦抵抗的纸盒
子。

    乔大红坐在里面感觉到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但是大家

都在喝酒，视而不见。乔大红记得那会儿正是深秋或者已是

冬天了，那天她穿着一条刚刚买来的、当时最时髦的呢料裙

子，冻得瑟瑟发抖，她脸上的笑容像用胶水贴上去的一样，

冰凉而且僵硬，她当时怪自己不该来这鬼地方跟这帮人吃

饭，她的脑浆子像是也被冻硬了，脑子木木的，只见别人张

嘴却听不到确切的声音。饭馆里很嘈杂，乔大红没注意到那

个叫阿丁的人是什么时候走进来在她对面坐下的，她首先看

到的是那人的局部— 因为有一只硕大的火锅在眼前挡着，

她只能看到那个局部— 一只搁在桌面上的异常白净的手。

    那只手是需要用黑色天鹅绒作衬托方能显出其珍贵来

的，它被摆放在那里，仿佛是一件参展的艺术品，形态、色
彩无懈可击。

    乔大红从来没有见过一只充满表情的手，那手与现实环

境脱离开来，也与它的母体脱离开成为一种独立存在。别人

说话的时候它或者倾听，或者表示赞许，时而也表现出些许

不耐烦，它的手指很长而且异常尖利，看上去仿佛能穿透铁
器，这种感觉让乔大红牙根一阵阵发酸，她仿佛听见什么人

正在用一把尖利的铁器刺杀玻璃的声音，然后她听到许多人
在笑，一哄而起的、歇斯底里的狂笑，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什么，她茫然四顾有些不知所措，事后她才从阿丁嘴里得

知，大家是在拿他们俩的关系大开玩笑，而事实上他俩什么

关系都没有，他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乔大红甚至还没怎么看



清对方的脸。

深不可测的黑洞

    乔大红在虎皮座椅上坐了大约有三刻钟，见屋子里的光

线逐渐亮了起来，却一直不见有人来。这一大早的也不知阿

丁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乔大红今儿个早早起来是要把她的

那几个手下都找来宣布一项重大计划。

    乔大红的手下除阿丁以外还有几个不同类型的男人，乔

大红对他们早有安排。一个叫富强的外形长得很阳刚办起事

来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富强的优点是对乔大红忠心耿耿，说

一不二。林依然的艺术感觉不错却有几分傲气，不像富强那

么听招呼，但乔大红明白自己要插手文化业没有一两个像林

依然那样的人是绝对不行的。刘子森这个人有些老谋深算，

他戴着一副深不见底的高度近视眼镜，面颊深凹到骨头里，

有人给他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骸镂形状的脸上戴着一

副黑眼镜。

    刘子森头一个出现在乔大红面前，他以半开玩笑的口吻

说大小姐早啊，给大小姐请安了，乔大红以故作的幽雅姿态

点_L一根烟，白了刘子森一眼，说，您甭跟我逗贫嘴，我在

这儿可是等半天了啊，人呢，我叫你通知的那些人怎么一个
也没来?

    刘子森脱下身上那件滚着水珠子的黑色塑胶雨披，哗啦

哗啦拎在空中抖了两把。乔大红问他，怎么，外面下雨了

呀。刘子森说，可不是嘛，我这一大早的骑辆破自行车从东

城到西城，再从西城到海淀，你瞧我这把年纪啦我有多不易



  呀。乔大红坐在那虎皮座椅上，不动声色地斜膘了他一眼说

  道，我每月可没少给你钱，你倒是买辆全乎点的自行车呀，

  省得没铃没闸的让我也替你揪心。

      刘子森目光暖昧地偷偷瞄了乔大红一眼，似乎想说什

  么，却又把话咽下没说。他把那件一动就哗啦哗啦响的雨衣

  动作麻利地叠巴叠巴塞椅子底下，这才在乔大红右手边的第

  一个座位上坐下来。那是他的固定座位，在他眼里那象征着

  特有的权威。他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退伍老兵似的人坐得

  笔直。

      “我是特意通知他们晚半个小时来的，在他们来之前，

  我认为咱们两个应该先开个小会，再合计合计。”

      刘子森侧过身子凑近一点，用极低的仿佛成心不让乔大

  红听到的自语式的小嗓门叽哩咕噜说了一通。乔大红看到他

  脸上两块阴影的面积忽然变得很大，又忽然缩到很小，像两

  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林依然进门的时候外面的雨好像停了，他身上干干的，

  看不出一丝一毫雨的痕迹。林依然说外面根本没有下雨，说

  完便在乔大红左手边那张座椅上坐下来。刘子森目光锐利地

  与其对视，眼里噢噢地仿佛飞出两把明晃晃的小刀子，朝着
  林依然的额上直刺过去。林依然也不示弱，十分凛然地端坐

  在那里，两手平放在座椅的扶手上，他不动声色地用他那平

，而方正没有一丝皱纹仿佛用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前额用力一
  顶，把刘子森咄咄逼人的目光给反弹回去。乔大红感觉到屋

  子里的空气充满了火药味，富强和阿丁同时进门也没能减少

  一点这种味。公司里这几个人表面上总是一团和气，背地里

  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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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大红看见明亮的厅堂里布满看不见的蛛网，她听到那

些人的大脑正像机器般地飞速运转着，暗自算计着各自的利

益。乔大红端坐在那张虎皮座椅上，微昂着头，俯视着一
切。

疯 狂 扭 摆

    乔大红一想起那个疯狂的计划来，她便感到自己浑身上

下都在膨胀。她住在双峰园红楼，自己独占一栋小楼，地段

不错，环境优雅，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她喜欢整个城市都

蛰伏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乔大红刚来北京的时候曾经住

过一幢大厦的地下室，那间地下室里经常进水，大水漫进来

以后，乔大红时常两眼空洞无物地坐在那儿，仿佛不知道到
底发生了什么。她望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塑料盆、脏肮污浊的

肥皂盒还有自己的鞋子以及其他物件，那些东西都像长了
脚，一蹦一跳自动往门外跑。

    她过了一会儿才想起应该下床去捞，那水已没过了小腿

肚子，并且有继续蔓延下去的趋势。她在水面上捞了这个跑

了那个，那些塑料的小玩艺儿好像成心跟她作对似的，让她

积了一肚子火。那时她活得比谁都窝囊，跟个蚂蚁似的，满

地乱爬，自己都找不着自己。
    乔大红的发家史始终是个谜，她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个

字，包括阿丁在内。有的时候两个人在床上情绪高涨地做

爱，阿丁总要一边动着一边问到这个问题，乔大红总是小心
回避，致使她常常担心自己某一天会失去控制，话语像决了

堤的洪水，滔滔不绝。



    她的心计是全方位的，她的人生充满设计。外面对她的

传说很多，乔大红知道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她

不怕别人对她说三道四，她想她来到这座城市就是来出名

的。她厌恶过去那种一个人在灯影下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每夭在外面从事着极端无聊的简单劳动，然后像一只不为人

知的耗子一样钻进那间阴冷潮湿散发着一股难闻气味的地下

室。

    那里面只有一盏灯，巧瓦的电灯泡用电线直接垂到人

头上来，乔大红觉得那也连通了人的神经，熄了灯以后就漆

黑一片，什么都没有了。她在这里生活，说是在北京其实却

是在一个距北京相当遥远的地方，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地

下室里的生活很简单，北京的地下室甚至比别处的更简陋，

每天早上一睁眼看见的全都是别人的脚后跟，窗子在地平面

以下，乔大红一直固执地认为，地平面以下的生活，不是人

的生活。

    乔大红坐在虎皮座椅上宣布那项计划的时候，她看见几

个手下露出各自不同的表情。刘子森是知道内情的人，表情

一定不会太惊讶;林依然好像大大地吃了一惊，把脖子神得

老长仔细倾听乔大红正襟危坐发表的讲话;富强听得很仔细

但却努力控制着自己没有让自己露出过多的表情;阿丁似乎

一直在走神，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另一只手不知藏到什么地

方去了，也许在暗地里搞什么小动作。

    他显然没怎么集中注意力听乔大红宣布公司今年的计

划，他在想他自己的事，也许是在想昨天晚上的事吧。乔大

红说她准备投资一些钱插手文化业，她说虽然她不会舞文弄

墨，但知道如何操纵这一切，让文化这种无形产业顺利地变



成钱，然后她又谈到一些具体的步骤、安排和计划，谈得雄

心勃勃，慷慨激昂，没有人看出是刘子森在幕后操纵的结

果。乔大红说她将要亲手制造一个文坛神话，说到这儿她稍

稍停顿了一下，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人鼓掌。

    掌声零零碎碎地响起来，也许因为人少，那鼓掌的声音

并没有像乔大红预想的那样热烈，而是像炒蹦豆儿似的，东

边啪地一声脆响，西边则呼应着也来那么一下。她明白她身
边的这几个人虽然都怀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

只有一个，那就是钱。他们是冲着钱来的，要是她身边没有

堆积如山的金钱，他们对她会是怎样的呢?乔大红望着底下

一张张表情各异的人脸，刘子森眉头紧锁面颊深陷，看上去

像个哲人，实际上是个色鬼。林依然外表清高骨子里却爱财

如命，恨不得有朝一日把女大王乔大红轰下台去自己坐上虎

皮座椅。阿丁虽说身子骨文弱，精神阳9心气却并不见得比

那几个人低多少，他现在除每天晚上到乔大红卧室来晃一

下，白天根本见不到人影，谁知道他一天到晚在外面都忙些

什么。关于富强，乔大红脑子里也充满各种各样的推理和想

象，她觉得表面看上去最老实最木呐的富强也许是最阴险的

一个，对他不能不防，别看他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脑子里的
齿轮转动得可并不慢。

    乔大红把底下的人做了一番扫描，好像大夫在给病人做

CT检查，脑子里面的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乔大红有时怀

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超常功能，她太能看到别人骨子里去

了。乔大红表面上很能沉得住，她外表和内心永远是不一致

的。如果她笑得很甜地跟你讲话，那么说不定她心里已经动

了杀机。谁也看不出乔大红心里在想什么，她脸上的表情是



恒温的。

    会议继续进行，下一步是讨论这个即将插手文艺界并且

红遍大江南北的人物应该叫个什么名字— 也就是他们文人

所说的笔名或者艺名。乔大红冷眼看着四个手下各抒己见争

着在她面前卖弄才华，有人给乔大红起了个长得一口气都念

不利落的笔名，叫乔大红当场否定了。另一个提出一个雅得

让人酸掉牙的笔名，众人一起哄他，也只好作罢。

    最后大家一起给乔大红起了个不俗不雅、文气、女气又

略带一点娇气的笔名:文雯。

    全体通过，掌声覆盖整个空间。

    乔大红很满意，当场每人发了一百元小费作为奖励。

假面后面的微笑

    乔大红变成文雯的第一天，就改变了发型。乔大红每天

早晨要花很长时间化妆，化妆就像吸毒一样是有瘾的。乔大

红化妆的重点是在眼睛，她每天要花很大的劲在眼睛上面贴

出一道圆弧状的双眼皮来，使用那种美目胶在她看来很像在

玩魔术，只要一贴上整个人就变了，眼睛变得又大又圆，炯

炯有神。但若不贴美目胶的话，乔大红站在镜前就有些心

慌，她不敢抬眼与镜子里的那个女人对视，镜子里仿佛躲着

妖魔，镜子里住着的那个女人仿佛是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

人。她的眼角微垂，暗淡无光，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因此乔

大红很害怕面对她。

    乔大红的化妆术非常高明，一般人很难看得出来，公司

里除阿丁外谁都没见过乔大红没化妆时到底是什么样儿。乔



大红每天早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总是神采奕奕的样子。

    早晨9点，乔大红变成了文雯，准时出现在客厅那张虎

皮座椅上。她穿了件低胸的领口开成桃子形的黑色短上装，

下面的裙子颜色也偏重，领口那一片露出来的区域看上去很

诱人，妆画得比平时要淡一些，没有用眼影。她笑盈盈地坐

在那里望着大家，她说那么下面我们来开始吧。

    他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面试，公司需要招聘一批 “写

手”。刘子森站在乔大红背后，让乔大红感觉到自己像个弱

智的女人，她坐在那里像个傀儡似的一言不发，所有的话都

由刘子森代她说了。

    来了一些来应试的人，看上去都是些不景气的文人。一

看到这些人，乔大红一下子对文化这个行当没了兴趣。她逐

个观察来的这些男人，发现他们一个个面如菜色，这大概都

是日积月累熬夜的结果。乔大红可不想这么毁自己，她既想

出名又不想花力气，她认为钱可以帮她买到一切。

    选定了几个劳工模样的询楼着背的男人作为 “写手”，

当下与他们敲定价格，每千字多少钱，外加管吃管住，一天

三顿饭，实行封闭式管理。一谈到钱乔大红立刻就来了精

神，这是她最在行的专业。别的她什么也不懂，她从来也不

看书，对钱她有天生的敏感，“吸一吸鼻子我就知道哪一行

当能够赚钱”，她常在朋友中间炫耀她这方面的能力。

    乔大红把这些男人全都分配到地下室去住，小楼下面有

一间很大的地下室，里面放有几张床和桌子，为了防止他们

彼此之间互相干扰，乔大红还派人给他们拉上了布帘子，这

样的话一个人深夜写作另外一个人照样可以蒙头大睡，谁也

不妨碍谁。



    乔大红把这一切安排停当，便马不停蹄开始着手布置舞

会。舞会的事她绝对不需要刘子森在背后操纵，这方面她比

刘子森在行。她舒服地坐在虎皮座椅上一个劲儿地抽烟，同

时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打电话，在电话里与她的熟人打情骂

俏，说着只有彼此之间才谙熟的那些暗语和笑话。一时间她

的笑声在整个客厅间回荡不已，叽叽叽，嘎嘎嘎，仿佛屋里

坐着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群女人。

    阿丁总是趁她高兴的时候过来跟她要钱，他把那只漂亮

修长的手摆在她面前，掌心朝上。乔大红知道他这一拿了

钱，一整天就变成隐形人了，你在这所房子的任何一个角落

里都甭想找到他，谁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呢?他要到晚上才能

再次出现。乔大红对阿丁目前的表现极为不满，再加上身边

的林依然早就看准了阿丁现在的位置，夜夜摩拳擦掌想要取

而代之。乔大红看得出林依然是个野心很大的人，他恨不得

把公司里的所有大权一下揽过来，挤走刘子森和阿丁，他认

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扮演他们两个人的角色。乔大红对有野

心的人不管他有多能干都是采取不重用的原则，有什么事她

宁可交给富强那种老实人去办，富强从不多吃多占，像个任

劳任怨的老黄牛，乔大红对他比较放心。

    阿丁没有要到钱，走的时候脸上挂着不高兴。他要的那

笔钱数目太大，乔大红没法儿给她。

    “我手里没有现金啊，”乔大红一手捂着电话跟他说，

“再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吗⋯⋯”

    阿丁穿着式样古怪的修长外衣，头发一丝不乱地统统向

后梳去，使整个脸的轮廓非常鲜明地暴露在阳光下。乔大红

忽然觉得他很像一具没有生命的塑料模特— 摆在商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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